【采访那些事】
以推拿之学，正中医之名

（一院严景文，2015年6月5日）
2015年4月17日，天朗气清，阳光正宜，我们小记者一行也踏上了去我校一附院采访彭旭明教授的路途。
在见到彭教授之前，我一直想像着教授严肃、不苟言笑、一板一眼的形象。何况作为组里因为没什么特长而被分配到提出问题的人，要去采访素未谋面的教授，更是感觉到自己的压力巨大，连搭乘专线一的时间也显得那么的匆匆。等到了一附院，一边觉得自己的问题想得还不够逻辑严密，一边又怕提的问题太过于难以回答，让教授能说的话太少。
下午3点40，我们抵达了一附院，找到教授所在楼层之后，作为先头部队先到一步的伟杰告诉我们，教授还没下班，可能要等下班之后才能回答。于是我们坐在外面休息的凳子上等待教授下班。
两个小时过去，5点40本应该到了教授的下班时间，看着科室里三三两两的人，虽然不多但是也绝不能说少，我们只好继续等待。6点左右，只剩两个病人待在科室里时，我们听到彭教授对伟杰说：“好了，去叫你那两位同学进来吧。”突然感觉心跳有些加速，终于，到了我们采访的时间了，每个心中都兴奋而又有一点紧张。
作过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，我们便开始了采访。开始的我们显得十分的拘谨，因为除了病人和彭教授，还有几个研究生或者大三大四的师兄师姐，而我们，在他们的眼中只是“小鲜肉”而已。随着和教授采访的不断行进，教授中气十足的声音，和善的微笑也影响了采访教授的小记者们，渐渐地，采访像是变成了谈天，教授就像给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，阐述着几十年来广中医的变化，学生的变化，工作环境的变化等等，不知不觉中，半个小时就快到了，在我跟彭教授说：“好了，谢谢教授。”他很惊讶：“啊？没有其他问题了吗？”看得出来，不仅仅是采访的我们受益颇丰，接受采访的教授也乐在其中，这是一次双赢的采访。

从这次采访中，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广中医的校史，更是掺杂了许多彭教授对我们这些年轻后辈的期望，也见识了彭教授对中医的理解。时至今日，彭教授的一句话仍然印在我心中：“现在社会上很多人说要废除中医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，有很多东西目前用科学不能解释，中医就是其中一样，当以后的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对中医的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。”

我们不能因为中医中有一些理论是错误的，而把整个中医都看成是错误的。中医的很多理论是从临床上得来的，我们要做到从临床中来，到临床中去。这是与彭教授的采访中我所得到。

回头说说当时报名时，有一个选择是让主办方帮我们找教授，但是当时我们没选择让主办方帮我们找，当我们联系上彭教授后，他很轻松地就答应了。在关工委的网站上，看到口述校史之口述者，一院与经管的教授很多，我却没找到有针康学院的教授，这更坚定了我找彭教授采访的信心。或许彭教授不是那些教授中年纪最大，水平最高的，但他在我心中，仍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1月27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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